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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身为中共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的时候，手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无法制止被毒打，《宪法》连刘少奇都不能保护，还能保护谁？其它法律又算得了什么？ 


中共起家的历史，就是一部随意破坏社会法律和传统秩序的流氓黑帮发家史，中共成立时投靠苏联，抗日战争时破坏抗日、暗通日本，抗战胜利后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夺权后又通过暴力掠夺把地主的土地、工商人士的资本抢归“国有”（实际为“党有”），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又把“国有”资产私有化，使中共高官及其子女完全成了特权阶级……综观中共的暴发史，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尊重过法律、包括尊重它自己颁布的法律。 


而持续了十二年并且至今仍未停止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更让那些认为中共不可能再发动文革式运动的人们放弃幻想。 


当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大举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之时，其法律依据在哪里呢？ 


十二年来，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抄家、绑架、关押，数十万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判刑，至少数千人被无端迫害致死，甚至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摘人体器官……中共所为的这一切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呢？ 


国际法律界、中国律师界和许多中国法官、检察官、警察都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毫无法律依据，为迎合中共迫害政策而拼凑出来的所谓“法律依据”漏洞百出，可是迫害持续了十二年，这不说明了在中共的治下，法律只是冠冕堂皇而实际一钱不值吗？ 


一个不尊重法律的“党”，值得信赖吗？所以，不要再对中共的“依法治国”抱什么幻想，不要再对中共的许诺抱检察官为什么不讲法律时，它们几乎是众口一词：“这是政治，不要跟我们讲什么法律。”中共是不可能真正遵守法律的。只有从根本上否定中共、退出中共，中国才有希望！◇


（文／辛评  对文章进行了缩减）











第32期 








（接上页）三、被非法劳教三年多


2004年一天早晨，我正在打扫卫生，医院保卫科的谢道洪和昆明市盘龙区国保大队几个警察，其中一个叫李猛的上来不容分说就给我戴上手铐，谢道洪还用约束带将我的脚绑住，怕我喊叫，在我头上扣上一个全封闭的头盔，几个人将我抬上一辆轿车，就这样把我直接送到了禄丰县大坪坝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警察还不停地向上提手铐，以增加手铐的紧度，手铐几乎陷肉里，真是痛苦不堪，直到将我送到劳教所四大队才打开手铐，由于四个小时手的血液循环受阻，双臂已肿胀的很粗，使我长时间双手活动障碍。


四、在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四大队严管队遭到的折磨我被绑架到劳教所当天，医生要给我体检，我不配合，就被劳教所警戒科科长曲开明猛力将我摔翻在地上，随后几个警察上来按住我，踩住我的背，使我几乎窒息，又把我脸朝上翻过身平躺在地上，曲开明用脚踩住我的双手，并且用力踩蹬在地上搓揉，使我痛不欲生，随后将我拖起，给我戴上手铐，而且还不断地提手铐，扣紧手铐以此来增加我的痛苦。直到把我送到四大队才打开手铐。刚到四大队时我绝食抗议劳教所的违法暴力行为，因为我认为我信仰真善忍没有错，我被劳教是非法的，所以我拒绝集训、拒绝出工干苦役。警戒科科长曲开明闻讯后到四大队对我施暴，他用脚狠踢我，把我摔倒在地，致使我头枕部头皮被撞破，双腿多处软组织挫伤。2005年6月中旬，我被单独弄到四合院的图书室进行所谓“转化”，每天强迫听污蔑大法的东西，不准说话不准炼功，只要一讲话两个“包夹”上来就把我按到，捂住我的口和鼻，几乎窒息，他们还把我按在地上，用膝盖顶住我的大腿内则敏感部位，或者“开飞机”，不断地用这种方式折磨我，并扬言：“这种方法别人看不到外伤，又让你痛苦难言”。他们不断翻着花样折磨我，妄图使我“转化”。开始我还记着被迫害的次数，以后也不知有多少次了。


2005年8月23日，我和五大队的一位同修被绑架到昆明滇池边的一个所谓“法制教育基地”搞“转化”。我被单独关押在一幢二层楼的房间里，进屋后就不准出来，窗户紧闭，窗帘不准拉开，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也看不见里面。劳教所专门派了一名警察24小时看守着我从不离开，吃喝拉撒全在屋子里。头四天无动静，等到第五天来了三个人把我弄到一楼的会话间，开始对我进行所谓的“转化”，虚伪、假善、威胁等等各种卑鄙手段、招数都用上了，真有要把人逼疯、逼死才甘休之势。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由于我始终不配合，他们无奈只好将我送回劳教所。


四大队是劳教所严管队，劳动量、劳动强度都很大，我到四大队的第二天就被强迫到砖厂干活，三个多月后又强迫到宝石厂干活，每天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或12点才能收工。我与另一位叫李文波的法轮功学员经常被折磨的不能走路，甚至起床上厕所都困难，我们常常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他站不起来我扶他，我站不起来他扶我，日复一日。就这样从2004年11月至2007年12月14日（被加期40天），我在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被非法关押迫害，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三年零四十天。


以上是我十多年来所遭到的迫害，实际情况比写出来的更残酷，更残忍。我将我被迫害的情况揭露出来，目的就是想告诉世人中共邪党的罪恶，揭穿它一贯“伟光正”的谎言，让善良的人能早日认清中共邪党的罪恶面目，明白真相，走出谎言，远离中共，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不成为它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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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是酷刑受害者纪念日，赫尔辛基部份法轮功学员在芬兰中使馆门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二年多的残酷迫害。傍晚，学员们在火车站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 


早上九点左右，学员们来到中使馆门前，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十二年之久，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为法轮功辩护的正义律师。 


自一九九九年开始，中共采用了各种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修炼者，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进了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饱受折磨。更骇人听闻的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牟取暴利。在中国大陆这场血腥的迫害中，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今也仍有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饱受着邪恶残忍的迫害。 


    在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许多的世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反迫害征签表上。◇





■酷刑受害者纪念日，芬兰法轮功学员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

















天灭中共 退党保命


截至今日，三退人数已超1.1亿









































【明慧网】云南省精神病院主治医师胡今朝于2011年12月底突然失踪，直到2012年1月下旬家人才得知胡今朝已被中共绑架，现被关押在昆明市五华区看守所，但是具体情况家人全然不知，至今也未收到任何部门的通知。秘密失踪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了“中国特色”。此前，胡今朝曾于2011年11月24日中共邪党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期间被“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人员非法劫持到昆明呈贡县松花疗养院，11月30日才获自由。


更早以前，2004年胡今朝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三年零四十天，期间备受殴打折磨。


希望国内外正义之士对胡今朝医生的安危给予关注，对目前在中国大陆仍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给予声援和帮助。


以下是胡今朝医生这次被绑架前自述多年来被迫害的情况。


我叫胡今朝，男，今年44岁，是云南省精神病院主治医师，九八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匪浅，我努力按照真善忍修心做人，做一个更好的人。但是九九年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因不放弃修炼真善忍，多次遭绑架迫害，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将我受迫害的情况揭露于下。


一、拒写虚假病历被关看守所一个月


2002年3月14日我在医院门诊值班，下午五时十五分护士将一个病历本放在我的诊桌上，说有人看病，我正在翻看病历时进来了三个不速之客，带着一个“病人”，我让他们介绍病人情况，其中一个年轻人说：“这个病人在外面散发法轮功传单，你把他收住院吧！”我说：“这是精神病院，有病就收，没病就不能收。”这人话锋一转，指着我桌子上压在玻璃板下的“真善忍”三个字说：“你桌上压着真善忍三个字，那你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他说了一句：“你等着”。说着拿出手机就到外面去打电话了。


这时我叫病人过来，看他穿戴还整洁，只是头发蓬乱一些，说话声音打颤，象是受到惊吓。我问他：“你炼法轮功吗？”他说：“我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我又问他：“你不知道法轮功，那你为什么发法轮功资料？”他说：“我没有发，我正在街上走着，他们就把我抓来了！”根据问诊情况我如实的在病历本上写上：“病人否认炼法轮功”。这时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人、官渡区国保大队的警察、盘龙区国保大队队长都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病人！”这时医院保卫科的人也来了，就这样我因拒绝配合他们写虚假病历，他们就以我桌子上有法轮功的“真善忍”三个字，将我绑架到官渡区看守所关押起来，一个月后被所谓取保候审。我回到家中才知道我被绑架时公安还非法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录音带和我手抄的师父讲法十多本。


二、被单位无理扣发工资


我从看守所回到单位后，由于我表示不放弃信仰，单位就无理地停止了我的工作，叫我到后勤去扫地、打扫厕所，对我进行人格侮辱，扣发我的工资，每月只发给我极少的生活费，甚至分文不给，还要我照常上班，由于生活所迫，为谋生路我到外面打工，2002年11月中共开十六大，单位又强迫我回到单位，监督劳动，仍然是扫地、打扫厕所卫生。妻子由于承受不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堪忍辱终于2004年3月与我离了婚。(转下页)

















■明白真相的人们 签名支持反迫害











